
喊一声“二哥”泪满襟
关帝庙，移步殿中，上一炷

清香。虽然光线昏暗，但不影响
我瞻仰忠义领袖的心情。

芙蓉街内的关帝庙，我觉
得是一个古时的四合院，家一
样的庙。站在这里的感觉，大约
就叫做穿越吧。

“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
枣……”面前的关羽果真如书
中描写，勇猛刚毅。济南城中有
数不清的关帝庙，自然也应该
有数不清的关帝像，而且它们
也应该同样威武。可我细细观
察一番，忽然又觉得眼前这尊
关帝像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
是有生命的。

也不知是被青烟迷了双
眼，还是不知不觉间走进了一
个青烟包裹着的梦。此刻，关羽
宛如巨人般站在我身旁，绿锦
战袍，大红披风，左手拈须，遥
望远方。顺着云长的视线一同
遥望，我不禁潸然泪下，远方的
一幕怎能不让人为之动容？！

那一年，涿郡张飞庄后的
桃园花开正盛，风吹花散，飞红
漫天。在备下乌牛白马的案几
前，刘备、关羽、张飞祭告天地，
焚香三拜，结为异姓兄弟，不求
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

月同日死。
三位视死如归的兄弟还不

知道今后非凡坎坷的命运，但
我想，倘若苍天当真赋予他们
预知未来的能力，兄弟三人仍
会在这漫天桃花中向天盟誓，
同生共死。

如今，当忠义的济南人遇
到同样忠义的兄弟，也会一次
次地效仿刘关张焚香结义。摆
放乌牛白马的案几演变成了今
天或方或圆的酒桌，跪拜仪式
也渐 渐被拱手碰杯之 礼 取
代……无论年长年幼，无论辈
分高低，在忠义面前，大家都是
平等的。虽然结义的仪式正日
趋简化，但结义背后的忠义密
码仍然繁琐严密。

忠义是一份契约，这份契
约足以跨越地域，让那些生活
在不同文化中，甚至不同时代
里的人，进行一场灵魂与灵魂
的深刻对话。忠义是所有中国
人的普世价值，是所有中国人
的处世之道。

在济南，我跟很多济南兄
弟没有拜把子，却成了一辈子
的好兄弟，他们从不以外乡人
的眼光看待我，我在他们眼中
就是个济南人。子曰：“主忠信，

毋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交朋友除了走心，更重要的还
要以忠信为本。我和朋友们在
一起时，可以毫无保留地畅谈
人生理想，而不用害怕被窃取；
可以对如今的社会形势发表自
己的见解，而不用担心被“告
发”，更不用担心会微信上传。
我们“主忠信”，我们“讲忠义”，
所以我们可以无所畏惧，这就
是关羽，这位忠义英雄，赋予每
一个济南人，每一个山东人，乃
至每一个中国人的勇敢、担当
和力量。

听那些一辈子都生活在济
南的老人们讲，关羽死后，灵魂
并没有消散，而是皈依了佛门，
现在很多重要的佛门寺院都供
有关羽的神像，许多香客天不
亮就排队等候，争上“头炷香”。
据我所知，关羽在道教同样享
受着极高的待遇，那些白胡子
道长把关羽奉为玉皇大帝身边
之人，尊他为翊汉天尊、协天大
帝。要知道，自古以来，那些能
够与皇帝比肩的人物大都是厉
害角色，更何况是像关羽这般

“最接近神”的男人。
关羽，一个站在儒、释、道

宗教文化交叉点上的男人。

走到堂前，伸手摸一摸关
羽的战袍。它虽然只是一尊塑
像，但触感却异常真实，收回
手，心跳竟也因刚刚大胆的触
碰加快了几分。

这是我的夙愿：打小就练
武术，练书法，就想变得“文武
双全”。结果因练武影响了学
习，中考落榜之后，我的武术梦
就在父亲的荆条之下夭折了，
不过，忠义梦却从未成为传说。

在郓城，见了“大哥”要喊
“二哥”，因为对尊崇的人一律
称呼“二哥”，无论年龄。而我发
现，济南的“二哥”也不都是排
行第二。尽管也有坊间说法，说
是喊二哥是骂人的，考据半天
也是个扯，没有的事儿。关云长
就是我们的“二哥”。

喊一声“二哥”泪满襟……
我知道，这力量就来于神秘而
又冥冥中的济南人、山东人乃
至中国人的基因。血在流动，它
就不死。是的，风雅济南的背后
是忠义济南，从来到济南的那
一天起，这里也是我的家了。

（本文作者为知名作家，曾被评
为齐鲁文化之星，著有长篇报
告文学《人类：倾听癌症》等。）

□窦洪涛

【忠义济南之二】

一提起“东方书社”，对“老
济南”来说，可谓无人不知，无
人不晓。它坐落在原院西大街
路南（现泉城路），建筑造型简
洁而又不失传统，总共两层楼，
正对着芙蓉街南口。

1929年，东方书社由胶东
四股东刘震初、曲慕西、刘金
城、李文苑集资建设而成。股东
们耗资五千元创建了这家书
社，并一度成为当时济南最大
的书店。由于地处老城区繁华
中心，与芙蓉街、贡院、山东巡
抚相毗邻，地理位置优越、文化
气息浓郁，加之周边有中小学，
这里自然就成了求知的地方，
经常是读者如织，生意兴隆。它
主营上海开明书店、北新书局
等各地图书，鲁迅、巴金、冰心
等人的许多著作在济南从这里

首发，老舍和许多知名学者都
经常光顾书店。

东方书社的一楼是门市
部，二楼是办公室和仓库（一些
宣传革命进步的书籍藏在仓库
里）。柜台和书架上分门别类地
摆放着各种图书，读者如果有
特殊的需求，店员会到二楼仓
库查找。店员待客彬彬有礼，一
视同仁。东方书社除经营图书
外，还是党的地下组织的联络
站。在日伪统治年代，为八路军
送纸张及印刷物资，更营救了
不少地下党同志，保护了不少
地下党人。

四股东之一的曲慕西居住
在芙蓉街50号，我就出生在这
个院落，而且两家关系甚好。曲
家经常帮扶那些吃不上饭的穷
苦人，为人乐善好施。我家生计

接济不上的时候，他经常主动
送钱送粮，在街坊中一时传为
佳话。我在芙蓉街上小学的时
候，就是东方书社的常客，放学
后，我一般先去店里阅读一些
儿童类的图书，因为那里的书
最齐全。由于与股东曲家住同
院，自然而然也就成了熟客，想
看什么就要什么，买书也更加
便宜一些。记得上小学时需要
一本字典，由于家境贫寒，我就
找到了曲大伯，他用工资从书
店里给我买了一本字典，让他
老伴曲大妈送到我家，这本字
典是我的第二个语文“教师”，
陪伴我读完初中。等到了初中，
过春节的时候，我人生中第一
件制服上衣就是曲大妈用缝纫
机亲手为我缝制的，至今让人
难以忘怀。

建国后，随着工商业的改
造，股东成为正式职工，领取工
资维持日常的基本生活。1956

年公私合营，东方书社也就改
名成为新华书店。我曾亲眼看
见过曲慕西老先生在书店门
前摆摊设点卖图书。由于他当
时是主动放弃股份利益，才在

“文革”期间免于浩劫。书店几
度更名，最后归在了“济南音
像书店”的名下。随着城市建
设，东方书社永远地消失在人
们的记忆中。

时间飞逝，曲慕西老人于
1977年过世，享年73岁。当年我
怀着感恩之情，将他老人家的
遗体抬上灵车送往殡仪馆。四
个股东同东方书社一起消失
在了世间。曲慕西的女儿如今
年逾古稀，现仍居住在济南。

忆当年“东方书社”那些事【忆海拾珠】

□刘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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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烟九点（外五首）

□刘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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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称齐烟何处寻，满眼高层正入云。
卧牛不见凤凰隐，细数九点已过千。

解放阁
血战声色铸高标，半入城魂半入霄。
最喜柳深泉流急，画舫载歌逐水漂。

明湖月
从来朗朗对青天，烟波出没染红莲。
柳堤曾有千古唱，新园更喜续佳篇。

百泉河
百泉汇流一河清，串珠缀玉十里虹。
天下泉城天下客，画舫唱尽四时风。

春雪
冬雪才去春雪来，桃红李白任澎湃。
隔栏一场樱花雨，化尽胸中十里埃。

秋叶
一夜红黄透林岈，秋叶居然胜春花。
老霜酿就英雄色，醉倒九天神仙家。

诗意济南（组诗)
□化旭

名城泉韵
名城无处不齐烟，流水韶音起众泉。
碧带拥荷迎夏雨，柳丝拂翠送冬寒。
龙潭黑虎珍珠跳，漱玉白石九女潺。
天下第一谁敢竞，趵突飞韵荡湖山。

烟雨明湖
齐烟九点霁云舒，山浴明湖入画图。
七彩舫船拂柳过，三边荷翠吐红烛。
汇波楼上观飞燕，历下亭前听落珠。
雾隐千佛濛雨细，遐园看岛有还无。

泉城沐春
细雨刚歇又暖风，白云几朵挂苍松。
柳枝摇嫩湖漂翠，新草盈芽山染青。
成片迎春含夜露，满园梅簇吐朝红。
流泉跳荡穿桥过，游客千佛览大明。

题九女泉
白石泉畔水流淙，夜静风柔月照明。
九女浣纱歌舞浴，虎头倾慕到几更？

禅寺泉音
云径禅关锁历山，兴国寺里起齐烟。
黄河华鹊连城远，鲁韵泉音绕耳边。

佛山仙客
寺隐名山林密深，烟霞流水舜祠云。
葱茏百径游仙客，石壁千佛佑尔身。

无忧泉
万竹园畔荡清流，绿树荫鱼闲自游。
滔取一斛泉水饮，涤平千虑再无忧。

五龙潭
五龙溪淌聚成潭，烟柳深遮隐氿泉。
南汇趵突清冽水，北达湖畔载游船。

卧佛
大佛长卧似香眠，双眼微眯享静安。
无视尘间风雨事，心空万物潜修禅。

“抗日饼”和“支前面”
□王绍忠

【民间忆旧】

每当回到农村的老家，我总
要环视一下故里老宅。随后，端
详一下老枣树底下的石磨。这是
一盘在那血雨腥风的岁月为革
命彪炳青史的“功臣磨”，两片

“亲密无间”的磨扇，娓娓诉说着
乡间擒匪灭寇的血火传奇。

这盘石磨是曾祖父留下的
祖传家业,结实且厚重。在上片磨
扇上，凿有两个拳头大的“磨
眼”，左边的称“食眼”，右侧的叫

“水眼”，是专门为研磨煎饼而凿
制的。我母亲摊“刮煎饼”（不刮
的称“活煎饼”）是名声在外的巧
手。铁勺、竹刮，在鏊面上耍得团
团飞。她脱手的煎饼可以说是圆
如皓月、薄似蝉翼，吃起来真是
松软爽口。

1938年秋，抗日爱国将领冯
玉祥将军居于泰安。据说他一日
三餐喜食煎饼，且极力推崇、提
倡用煎饼充当军食，供应前方将
士。他的观点是面馍、大饼容易
变味；如在战地做饭，又有暴露
目标的危俭。唯有煎饼经久不
腐，价钱低廉还便于携带。山东
出产高粱、玉米，摊煎饼支援前
线最符合国情民生了。他不光为
煎饼取名叫“抗日饼”，还根据见
闻和亲身体会，编撰了一册长文

《煎饼——— 抗日与军食》。
当时，章丘、新泰等统归泰

安管辖，母亲按照当地妇救会
每户收30斤煎饼的安排，接到
通知当天便簸晒玉米开始磨
面。我家石磨上动下静的两扇
磨盘石齿,对称得严丝合缝。一
经旋转便发出“轰隆隆”闷雷般
的声音。经过筛、箩、浸、磨四道
工序，饱满的玉米粒就成了稠
乎乎的煎饼沫糊。这时，母亲顾
不上歇，开始支鏊抱柴。鏊底旺
生生蹿着火苗，鏊面白亮亮升
着雾气。“刺啦”一声沫糊铺摊
匀实，竹刮滴溜溜贴鏊沿飞转。
眨眼间，母亲手扬臂落，一张金
黄光洁的煎饼便脱手了。未等
到三天，她的任务已圆满完成。

1948年12月，渡江战役即将
打响。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泰安
让章丘组建起千名民夫的“随军
支前挑子营”，由莱芜刘仁轩（解
放后担任全国人大法制办公室
主任）任指导员。民夫每人分发
一条扁担、两股麻绳。一头挑着
被褥、给养，另一头担着药品

（中、西药两种）和粮食。药品是
为伤病员准备的，粮食不得少于
50斤。当地解放区政府发出“翻
身不忘支前，捐粮为了前线”的
号召，我父亲是地下党员，当即
带头报名参加“挑子营”，还主动
捐出“大马牙”（高产良种）玉米
30斤。我家三爷和堂叔也对半献

出高粱、大豆。祖母还承担起磨
“三合粉”窝窝面的任务。

俗话说：“宁肯拱车挑担，也
不推磨拉碾。”推磨时间一长，不
仅腰疼腿麻，还头晕目眩。祖母
先把捐粮倒在簸箩里掺匀，又筛
去沙土，然后便开始粉碎。她身
量单薄矮小，抱着磨棍拼力挪
步，笨重的磨扇才慢悠悠动弹
起来。茶碗粗的食眼徐徐吞食
着杂粮，经过磨齿缓缓“咬碎”、

“嚼细”，糁粉才如雪花般撒落
在磨盘上。杂粮磨细一回，便要

过一遍箩。等过了三遍箩后，这
细工慢活才“宣告”完工。

岁月无声，时光荏苒。双休
日我返乡探亲，二老坐在天井
里揽着孙子尽享天伦之乐，悠
闲自得地品着花茶。那盘“功臣
磨”也早己退岗“离休”了，磨扇
上撂着暖瓶，磨盘上搁着茶杯，
充当起了二老的“高级”茶几。
树花遮阳，晨风过墙，不停地送
来东邻村办企业“联动磨粉机”
的欢歌喜调，柔和甜美地唱着

“时代变迁、小康进院”的旋律。

作者祖母生前在磨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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